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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到
油
麻
地
一
甜
品
店
吃
糖
水
，
十
五

元
一
碗
，
到
櫃

結
賬
時
，
隨
手
把
錢
包

內
的
十
元
紙
幣
和
三
個
兩
毫
硬
幣
遞
上
，

職
員
收
下
錢
，
一
聲
多
謝
便
算
，
我
自
然

地
說
：
﹁
未
找
贖
。
﹂
她
女
職
員
竟
破
口

大
罵
：
﹁
這
些
碎
幣
早
已
不
用
了
，
還
要
求
找

贖
？
也
不
知
有
沒
有
！
﹂
之
後
從
抽
屜
找
來
一

毛
錢
擲
向
我
。
﹂
我
不
屑
與
她
辯
論
，
開
門
離

去
。
要
求
找
贖
，
取
回
自
己
的
錢
，
竟
被
罵
和

侮
辱
，
香
港
人
野
蠻
到
如
斯
地
步
，
實
在
羞

人
。
而
且
香
港
政
府
幾
時
公
佈
過
零
錢
作
廢
？

這
時
不
禁
想
起
早
前
一
名
的
士
司
機
，
在
找

贖
時
少
付
五
毛
錢
，
乘
客
哼
聲
不
響
，
便
到
警

署
報
案
，
荒
謬
的
是
警
方
竟
受
理
，
花
了
大
量

警
力
，
將
案
件
呈
上
司
法
部
，
在
庭
上
被
法
官

斥
責
。
的
士
司
機
也
慨
嘆
﹁
香
港
已
死
﹂。
其
實

當
時
乘
客
認
為
司
機
有
錯
，
理
應
堅
持
對
方
找

回
五
毛
錢
，
毋
須
把
事
情
弄
大
。

另
一
荒
唐
事
，
是
女
主
人
因
外
傭
買
豬
肉
時

﹁
打
斧
頭
﹂
十
五
元
，
竟
報
警
控
告
她
，
在
法
庭

裁
判
官
斥
案
荒
唐
，
質
疑
控
方
為
十
五
元
作
出

起
訴
，
同
時
質
疑
警
方
無
考
慮
以
自
簽
守
行
為

方
式
處
理
。
在
這
事
上
，
女
主
人
對
外
傭
的
行

為
作
出
勸
喻
、
警
告
、
扣
糧
等
都
是
解
決
的
方

式
，
何
須
令
對
方
留
案
底
？

我
最
近
在
街
上
見
兩
批
人
在
爭
的
士
，
未
能

上
車
的
一
個
女
人
心
生
不
忿
，
把
車
攔
截
，
在

街
頭
破
口
大
罵
，
並
拿

手
機
即
時
打
九
九

九
。
這
些
香
港
情
景
，
我
也
不
願
看
下
去
。

香
港
人
的
心
胸
怎
麼
了
，
都
被
石
化
了
？
甚

至
變
得
如
此
歹
毒
，
要
置
對
方
於
死
地
不
行
？
無
數
的
小

事
化
成
無
謂
的
爭
拗
，
嚴
重
的
衝
突
，
濫
用
政
府
資
源
和

公
民
權
力
。
是
議
事
堂
上
的
例
子
讓
大
家
學
了
橫
行
霸

道
？
是
少
數
的
誇
張
報
道
令
人
學
會
把
自
己
的
權
利
無
限

放
大
？
大
家
都
不
懂
得
包
容
了
？
都
忘
了
尊
重
別
人
的
權

利
？

百
家
廊

戴
永
夏

找贖風波看香港人心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特
區
政
府
高
官
在
談
及
香
港
地
區
強
姦

個
案
上
升
時
，
提
到
不
少
個
案
都
涉
及
受

害
女
子
醉
酒
之
後
無
力
自
保
，
便
說
年
輕

女
子
應
該
減
少
飲
酒
云
云
。
按
香
港
法
律

對
﹁
強
姦
﹂︵rape

︶
的
定
義
，
只
承
認
男

人
有
能
力
強
姦
女
人
，
女
人
沒
有
能
力
強
姦
男

人
，
所
以
受
害
人
只
能
是
女
性
。
美
國
則
不

同
，
成
年
女
人
與
男
童
性
交
，
都
算
﹁rape

﹂，

過
去
就
發
生
過
多
宗
二
十
多
歲
以
上
的
女
教
師

﹁
強
姦
﹂︵rape

︶
十
來
歲
的
男
學
生
。
香
港
人

只
會
將
這
種
事
當
為
女
人
勾
引
或
誘
姦
男
童
。

高
官
這
番
忠
告
，
只
是
勸
年
輕
女
子
少
飲

酒
，
簡
直
是
﹁
父
母
心
﹂。
因
為
年
輕
女
子
如
果

喝
得
爛
醉
如
泥
以
至
於
失
去
知
覺
，
則
極
有
可

能
被
﹁
酒
友
﹂
乘
機
侵
犯
。
無
能
力
開
口
拒

絕
，
不
會
用
行
動
反
抗
，
逃
跑
或
喊
救
命
都
不

成
。高

官
苦
口
婆
心
，
卻
引
起
許
多
﹁
泛
自
由
派
﹂

的
信
徒
群
起
攻
之
！
最
可
笑
是
一
個
吃
﹁
保
護

被
姦
婦
女
﹂
這
行
飯
的
無
知
女
子
，
也
說
高
官

這
是
將
刑
事
罪
案
的
責
任
推
到
受
害
人
身
上
！

這
人
簡
直
是
被
﹁
性
亂
派
﹂
洗
了
腦
。

高
官
捱
罵
之
後
，
雖
然
許
多
傳
媒
都
無
限
上

綱
，
引
用
外
國
一
些
有
﹁
性
亂
傾
向
﹂
傳
媒
的

偏
頗
報
道
，
但
是
民
間
輿
論
卻
不
是
一
面
倒
。
許
多
沒
有

掌
控
傳
媒
的
﹁
網
民
﹂
都
為
高
官
說
一
兩
句
公
道
話
，
贊

同
高
官
的
忠
告
，
又
認
為
高
官
沒
有
低
貶
被
強
姦
的
受
害

人
。

︽
弟
子
規
︾
：
﹁
方
年
少
，
勿
飲
酒
。
飲
酒
醉
，
最
為

醜
。
﹂
罵
戰
剛
平
息
，
就
陸
續
有
未
成
年
女
童
因
為
醉
酒

而
被
強
姦
的
報
道
，
簡
直
打
了
那
些
﹁
性
亂
派
﹂
的
嘴

巴
。
他
們
鼓
煽
少
女
有
外
出
醉
酒
尋
歡
的
﹁
自
由
﹂，
真
是

﹁
不
殺
伯
仁
，
伯
仁
為
我
而
死
﹂。
十
三
四
歲
、
十
六
七
歲

的
女
童
，
為
甚
麼
堅
決
要
跟
不
相
熟
而
未
知
是
否
忠
實
可

靠
的
﹁
朋
友
﹂
去
品
流
複
雜
的
﹁
娛
樂
場
所
﹂
牛
飲
？
有

人
說
，
女
孩
子
應
該
﹁
學
會
﹂
飲
酒
，
否
則
容
易
﹁
蝕

底
﹂。
我
卻
認
為
﹁
君
子
不
立
危
牆
之
下
﹂，
所
謂
﹁
少
年

十
八
無
醜
婦
﹂，
輕
率
與
﹁
豬
朋
狗
友
﹂
狂
飲
，
很
容
易

﹁
羊
入
狼
群
﹂。
假
使
只
要
﹁
學
會
﹂
飲
酒
，
如
果
守
法
就

應
該
等
到
至
少
十
八
周
歲
；
如
果
為
個
人
安
全
，
應
該

﹁
有
父
兄
在
﹂，
免
得
落
了
單
而
被
損
友
出
賣
。
不
過
支
持

﹁
性
亂
派
﹂
的
﹁
專
家
﹂
總
會
教
唆
少
年
人
看
不
起
父
母
：

﹁
阿
女
帶
阿
爸
落
吧
同
朋
友
飲
酒
？
有
無
咁
瘀
呀
？
﹂

明
代
雒
于
仁
的
︽
酒
色
財
氣
四
箴
疏
︾
認
為
昏
君
明
神

宗
得
病
，
在
於
酒
色
財
氣
：
﹁
縱
酒
則
潰
胃
，
好
色
則
耗

精
，
貪
財
則
亂
神
，
尚
氣
則
損
肝
。
﹂
小
時
候
聽
長
輩

說
：
﹁
酒
乃
穿
腸
毒
藥
，
色
乃
削
肉
剛
刀
；
財
為
惹
禍
根

苗
，
氣
為
無
火
大
炮
。
﹂
香
港
曾
有
吃
﹁
性
教
育
﹂
這
行

飯
的
人
，
公
然
說
婚
前
性
行
為
的
﹁
性
交
對
手
﹂
多
就
是

﹁
開
放
﹂，
少
就
是
﹁
保
守
﹂。
那
是
﹁
性
亂
派
﹂
的
思
維
。

少
女
以
能
豪
飲
為
榮
，
該
是
受
了
旁
人
唆
擺
，
也
是
為
了

求
﹁
氣
﹂。

為
人
父
母
者
，
還
能
不
站
出
來
支
持
高
官
的
︽
勸
勿
飲

醉
宣
言
︾
嗎
？

你
不
堅
持
立
場
，
就
有
人
欺
騙
你
家
的
小
孩
，
可
不
慎

哉
？

未解高官父母心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導
演
老
友
谷
德
昭
最
近
赴
新
加
坡
光
顧
了

馳
名
中
外
的
﹁
黃
亞
細
肉
骨
茶
﹂，
諫
果
回

甘
讚
不
絕
口
，
連
熬
湯
之
料
豬
肝
、
豬
骨
、

豬
腰
都
大
嚼
一
頓
，
還
發
誓
定
會
再
去
，
可

見
此
﹁
骨
茶
﹂
並
非
浪
得
虛
名
。
這
段
吹
水

回
憶
喚
起
了
本
人
一
陣
心
底
虛
榮
，
不
由
不
有
點
輕

飄
自
得
。

據
說
大
約
是
香
港
前
特
首
曾
蔭
權
任
滿
前
三

年
，
旅
行
新
加
坡
風
聞
星
洲
黃
亞
細
肉
骨
茶
味
正

湯
醇
、
清
甜
而
不
肥
膩
，
遊
新
加
坡
者
無
不
光
顧

大
快
朵
頤
。
曾
特
首
也
慕
名
而
往
，
旨
在
試
美
味

而
樂
，
怎
知
此
時
正
是
該
名
店
下
午
三
時
休
息
之

時
，
店
主
老
黃
以
店
規
難
違
婉
拒
，
一
行
人
只
好

失
望
而
回
。

事
隔
一
月
阿
杜
也
出
差
新
加
坡
，
也
逢
上
下
午
三

時
肉
骨
茶
店
休
店
之
時
，
同
行
有
熟
人
、
新
加
坡

︽
新
明
日
報
︾
總
編
輯
陳
大
地
是
店
主
老
友
，
在
他
情

商
下
，
店
主
破
例
多
開
兩
桌
給
阿
杜
和
由
港
同
遊
之

豬
朋
狗
友
狂
吃
一
頓
，
全
部
免
費
招
呼
，
前
特
首
專

程
去
吃
不

的
，
阿
杜
可
以
大
過
口
癮
，
真
正
的
威

風
。新

加
坡
黃
亞
細
肉
骨
茶
清
晨
起
來
熬
湯
，
給
當
地

百
姓
大
眾
作
早
餐
用
，
最
大
特
色
是
我
們
視
為
珍
品

之
精
華
骨
湯
，
在
此
星
洲
老
店
是
任
由
客
人
自
己
加

湯
，
店
主
全
不
加
價
，
任
由
客
人
用
來
泡
飯
品
嚐
。

因
此
每
個
顧
客
都
吃
得
十
分
盡
情
盡
興
，
因
此
光
顧

過
﹁
黃
亞
細
肉
骨
茶
﹂
的
人
說
，
﹁
湯
任
喝
不
加
錢
﹂

不
是
假
語
唬
人
的
。
最
後
套
用
谷
德
昭
著
名
評
語
：

﹁
光
顧
一
頓
，
飽
到
黐
肺
，
第
二
天
又
要
再
去
。
﹂

最
近
這
十
年
八
年
香
港
飲
食
業
發
達
，
環
頭
環
尾

也
開
了
很
多
新
加
坡
菜
館
也
大
賣
星
洲
肉
骨
茶
，
但

阿
杜
試
過
多
家
卻
未
試
過
有
一
家
有
半
個
真
正
黃
亞

細
之
水
準
。
﹁
肉
骨
茶
﹂
在
星
馬
一
向
最
有
名
的
有

三
處
，
除
新
加
坡
濱
海
灣
這
家
傳
統
小
店
﹁
黃
亞
細
﹂

外
，
馬
來
西
亞
的
巴
生
肉
骨
茶
、
馬
拉
首
都
吉
隆
坡

鬧
市
一
角
的
﹁
大
樹
頭
蘇
記
﹂
肉
骨
茶
，
都
是
名

品
，
老
友
遊
埠
不
妨
順
手
一
試
。

阿　杜

杜亦
有道

百
多
年
前
，
華
僑
被
拐
騙
至
國
外
做

苦
工
，
俗
稱
﹁
賣
豬
仔
﹂
；
女
子
嫁
往

海
外
者
，
稱
為
﹁
外
埠
新
娘
﹂。
科
技
先

進
的
今
天
，
許
多
男
女
通
過
網
絡
婚
戀

移
居
外
國
，
﹁
賣
豬
仔
﹂
和
﹁
外
埠
新

娘
﹂
更
加
數
之
不
盡
。
英
國
最
近
發
生
類
似

個
案
，
涉
案
的
受
害
女
子
竟
被
判
罪
，
等
待

遣
返
回
國
。

涉
案
華
女
鍾
芳
︵
譯
音
︶
四
十
一
歲
，
在

網
上
認
識
英
國
男
子
莊
遜
，
二
零
零
九
年
結

婚
來
英
定
居
，
與
丈
夫
的
九
十
歲
母
親
同

住
。
婚
前
，
鍾
芳
答
應
會
無
償
照
顧
患
了
嚴

重
老
人
癡
呆
症
的
家
婆
。

二
零
一
一
年
底
莊
遜
獨
自
去
菲
律
賓
度

假
，
扔
下
母
親
和
妻
子
不
顧
。
他
﹁
失
蹤
﹂

一
個
月
音
訊
全
無
；
鍾
芳
沒
法
與
丈
夫
聯
絡
，
英
語
水

平
有
限
，
未
能
悉
心
照
顧
家
婆
。
莊
遜
返
家
，
發
現
母

親
盆
骨
骨
折
，
滿
身
瘀
青
，
手
臂
有
疤
痕
。

鍾
芳
被
告
上
法
庭
，
案
件
最
近
開
審
。
她
的
代
表
律

師
聲
稱
，
被
告
承
認
行
為
疏
忽
。
但
她
想
不
到
來
英

後
，
生
活
會
是
如
此
，
顯
然
被
自
己
的
丈
夫
利
用
了
。

法
官
也
認
為
，
莊
遜
寧
願
找
一
個
老
婆
照
顧
母
親
，
好

過
請
傭
人
。

按
英
國
法
規
，
兒
女
照
顧
父
母
可
以
得
到
社
會
福
利

津
貼
。
鍾
芳
的
工
作
無
償
，
換
言
之
，
津
貼
全
落
入
丈

夫
袋
裡
，
她
被
﹁
賣
豬
仔
﹂
了
。
這
位
﹁
外
埠
新
娘
﹂

簽
證
已
過
期
，
即
將
遣
返
回
國
。

類
似
鍾
芳
的
個
案
，
同
樣
發
生
在
香
港
。
當
年
我
居

住
赤
柱
龍
德
苑
，
鄰
居
六
十
多
歲
的
退
休
司
機
陳
伯
，

娶
了
三
十
多
歲
湖
南
妹
，
生
下
兩
名
不
到
十
歲
的
子

女
，
與
陳
伯
近
九
十
歲
母
親
同
住
。
湖
南
妹
日
做
夜

做
，
慘
過
菲
傭
。

但
凡
有
目
的
、
有
所
求
的
婚
姻
關
係
，
都
難
以
幸

福
。
女
人
嫁
人
，
無
非
﹁
搵
餐
安
樂
茶
飯
﹂，
何
必
離
鄉

背
井
做
牛
馬
？
想
起
電
影
︽
大
紅
燈
籠
高
高
掛
︾
裡
的

鞏
俐
，
被
老
爺
寵
幸
前
，
享
受
腳
底
按
摩
那
一
幕
。

外埠新娘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時
光
荏
苒
，
轉
眼
一
年
快
過

半
了
。
春
去
夏
至
，
蛇
年
夏
天

熱
得
早
，
熱
得
勁
。
幸
而
，
常

下
雨
，
雷
雨
交
加
，
沖
走
熱

浪
。
時
晴
時
雨
的
天
氣
，
令
人

難
受
易
感
冒
。
天
氣
不
好
，
社
會
環

境
被
搗
亂
派
搞
混
了
，
再
加
上
，
投

資
市
場
處
處
皆
見
過
山
車
表
現
，
投

資
心
情
亂
得
很
。
無
戲
了
。
有
人
輸

得
慘
，
有
人
打
亂
章
不
敢
亂
出
手
，

只
能
作
塘
邊
鶴
，
靜
觀
其
變
。
有
人

大
罵
社
會
敗
類
，
立
法
會
上
﹁
拉

布
﹂
；
以
遊
行
示
威
作
工
具
爭
取
政

治
籌
碼
，
更
恨
那
些
發
起
﹁
佔
領
中

環
﹂
行
動
者
，
總
而
言
之
，
此
班
敗

類
搞
壞
香
港
這
個
場
，
陰
毒
之
極
，

大
壞
香
港
七
百
萬
人
的
利
益
。
可
憐

我
們
的C

Y

上
台
還
不
到
一
年

，
屢

被
人
造
謠
要
下
台
。
港
澳
辦
王
光
亞

主
任
果
斷
而
又
堅
決
高
調
挺C

Y

，
平

定
善
良
市
民
的
疑
慮
。
王
光
亞
稱
：

中
央
從
來
沒
計
劃
換
特
首
。
冀
各
界
團
結
一
致

支
持
特
首
依
基
本
法
施
政
。
透
過
媒
體
大
肆
報

道
，
很
多
市
民
安
心
了
。
那
些
背
景
複
雜
別
有

用
心
破
壞
者
，
依
然
死
撐
下
去
，
圖
以
激
化
本

土
主
義
言
行
，
令
孕
育
萌
芽
中
的
本
土
主
義
得

以
催
生
壯
大
。
若
然
大
家
不
凝
聚
﹁
正
能
量
﹂，

任
由
破
壞
者
打
擊
愛
國
愛
港
者
，
繼
續
下
去
，

形
勢
不
得
了
，
香
港
不
久
會
成
邊
緣
化
了
，
什

麼
一
化
中
心
也
沒
了
，
更
何
況
要
維
持
四
化
中

心
的
稱
號
及
競
爭
力
，
似
乎
也
會
不
斷
褪
化
，

會
沒
啦
！

五
窮
、
六
絕
？
五
月
已
過
，
期
指
在
低
位
結

算
，
好
友
憧
憬
市
好
卻
失
望
了
。
未
能
以
二
萬

三
千
點
結
算
。
不
過
，
依
然
是
買
股
不
買
市
，

亦
有
多
隻
港
股
走
勢
奇
佳
破
頂
了
。
收
租
股
強

而
有
品
的
九
倉
︵0004

︶
在
高
位
破
頂
後
被
強

插
，
五
月
以
近
日
低
位
收
市
，
奄
奄
一
息
。
不

過
，
廣
東
道
名
街
商
場
絕
對
是
佳
品
，
九
倉
高

息
，
品
質
頂
好
，
上
周
我
也
伺
低
買
了
，
至
今

周
反
彈
時
沽
出
賺
錢
。
投
資
如
做
人
，
上
上
落

落
進
進
退
退
，
享
受
過
程
不
也
很
好
哩
！

害群之馬
思　旋

思旋
天地

從
埃
及
壁
畫
上
的
稚
嫩
筆
跡
到
敦
煌
石
刻
上
的

老
練
書
法
，
上
個
星
期
的
網
絡
熱
點
無
疑
是
﹁
到

此
一
遊
﹂。
而
本
以
為
在
浩
瀚
的
網
絡
新
聞
中
，

﹁
到
此
一
遊
﹂
也
就
是
到
此
一
遊
，
卻
沒
想
到
被
越

炒
越
熱
，
大
有
奔
向
深
度
遊
之
勢
。

首
當
其
衝
的
輿
論
，
自
然
是
對
長
久
以
來
一
直
為
外

界
所
詬
病
的
中
國
遊
客
素
質
低
下
的
鞭
撻
。
也
怪
不
得

人
抨
擊
，
隨
便
就
撿
最
近
三
個
月
來
說
，
除
了
﹁
到
此

一
遊
﹂，
中
國
遊
客
的
壯
舉
尚
包
括
在
馬
爾
代
夫
偷
珊
瑚

且
驕
傲
地
上
網
炫
耀
、
在
故
宮
太
和
殿
銅
缸
上
刻
字
、

在
帕
勞
潛
水
區
亂
扔
﹁
中
華
﹂
煙
盒⋯

⋯

而
這
還
只
是

曝
光
出
的
典
型
個
案
，
至
於
普
遍
存
在
的
大
聲
喧
嘩
、

缺
少
公
德
、
只
重
物
質
等
中
國
遊
客
的
通
病
則
是
日
日

都
在
上
演
，
以
至
於
有
外
國
導
遊
總
結
了
十
條
﹁
中
國

遊
客
特
色
﹂，
其
中
最
後
一
條
最
讓
人
汗
顏
：
﹁
中
國
歷

史
悠
久
沒
錯
，
但
中
國
人
的
文
明
禮
貌
卻
太
年
輕
了
。
﹂

看
看
三
個
月
裡
奇
特
個
案
的
頻
率
、
再
看
看
從
孫
子
輩

的
丁
同
學
到
爺
爺
輩
的
宋
記
者
的
年
齡
跨
度
，
國
人
確

實
沒
有
回
嘴
的
餘
地
。

再
一
類
輿
論
是
發
生
在
於
埃
及
刻
字
的
丁
同
學
被
人

肉
搜
索
之
後—

—

到
此
一
遊
的
照
片
曝
光
後
，
有
網
民

快
速
人
肉
出
小
丁
的
姓
名
、
年
齡
、
出
生
年
月
、
就
讀

學
校
等
信
息
並
一
一
公
之
於
眾
，
更
有
好
事
黑
客
黑
了

小
丁
學
校
的
網
站
，
使
訪
問
主
頁
時
會
先
彈
出
﹁
丁
×

×
到
此
一
遊
﹂
的
字
樣
。
有
報
道
轉
述
小
丁
父
母
的

話
，
說
丁
同
學
﹁
壓
力
很
大
，
哭
了
一
夜
﹂。
然
後
，
不

少
媒
體
趕
緊
報
道
，
除
了
繪
聲
繪
色
把
丁
同
學
的
詳
細
人
肉
信
息

又
重
複
一
遍
以
讓
它
傳
播
得
更
廣
些
外
，
還
堵
到
丁
家
門
口
等

採
訪
，
或
者
找
來
所
謂
專
家
大
談
﹁
如
果
公
開
的
行
為
導
致
被
搜

索
人
自
殺
，
相
關
人
員
或
要
承
擔
刑
責
。
﹂
乍
看
是
句
好
話
，
但

放
在
此
情
此
景
中
，
怎
麼
看
怎
麼
覺
得
有
種
唯
恐
天
下
不
亂
的
意

思
。
而
這
一
切
，
正
如
︽
北
京
青
年
報
︾
評
論
員
張
天
蔚
說
的
那

樣
：
﹁
面
對
不
良
現
象
時
，
過
度
亢
奮
的
道
德
義
憤
總
是
比
較
可

疑
。
即
時
從
最
善
良
的
角
度
解
讀
，
用
﹃
到
此
一
遊
﹄
的
方
式
表

達
對
﹃
到
此
一
遊
﹄
的
不
滿
，
也
是
同
樣
幼
稚
的
行
為
。
若
從
更

嚴
格
的
角
度
分
析
，
這
種
極
端
表
達
宣
洩
的
不
是
正
義
，
而
是
暴

戾
。⋯

⋯

如
果
輿
論
總
是
不
能
走
出
以
暴
制
暴
、
以
醜
批
醜
、
以

罵
對
罵
的
模
式
，
則
只
能
證
明
批
評
者
與
被
批
評
者
仍
然
處
於
同

一
個
道
德
水
平
。
﹂

旅
行
喜
歡
到
此
一
遊
，
到
此
一
遊
時
還
喜
歡
寫
出
到
此
一
遊
，

而
批
判
到
此
一
遊
的
方
式
仍
然
是
到
此
一
遊
。
五
千
年
的
積
澱
，

曾
經
的
禮
儀
之
邦
，
為
什
麼
到
了
今
天
，
卻
讓
﹁
到
此
一
遊
﹂
成

了
自
己
的
臉
譜
？

當代臉譜：到此一遊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雄踞於青島市東部、黃海之濱的嶗山，氣勢雄
偉，山海相連，是我國著名的旅遊名山，素有
「海上第一仙山」之稱。它不但以名勝古跡薈萃、
奇峰怪石林立聞名於世，而且那滿山的蒼蒼林
海、古樹名木，也吸引 眾多遊人。我們這次登
嶗山，就是應嶗山風景區管委會之邀，專門去觀
賞嶗山林海的。
時值中秋，天高雲淡，萬木 蘢。我們走在從

山底到巨峰的山路上，就如同走進「綠色王國」
之中，身被染綠了，心被染綠了，就連呼吸的空
氣，也彷彿是透明的綠色。抬眼望，山上山下，
遠近高低，到處都是姿態各異的綠樹。它們一片
片，一叢叢，或如綠浪起伏，或如翠蓋高擎，嚴
嚴地覆蓋 大山的肌體，鋪展出大山的壯闊，描
繪出大山的美麗⋯⋯
山越高，景越奇。在「群峰削蠟幾千仞」的一

座座凌雲山峰上，飛鳥尚畏其高，猿猱尚懼其
險，然而那奇崛的青松卻挺立其間，佔盡風情。
它們不畏嚴寒酷暑，不懼雷霆萬鈞，用頑強的生
命撐起一片片綠傘，將一座座刀劈巨峰裝點成雲
海中的綠島。走近看，那些青松千姿百態，各成
形狀。有的亭亭玉立，有的側身俯壁，有的橫空
欲飛，有的懸掛倒垂⋯⋯但不論何種姿態，都在
雷劈電轟、刀霜雪劍中練就了鋼筋鐵骨，鍛出了
頑強的意志。如果把巍峨的山峰比作一頂頂王冠
的話，這青松就是鑲嵌在王冠上的綠色寶石！
綠樹展示 嶗山的風采，也都有 不凡的身

世。尤其那些有「活化石」之稱的古樹名木，你
叩問任何一棵，它都會給你講述一段生動的歷史
⋯⋯
太清宮內，銀杏樹隨處可見。它們高大挺拔，

偉岸入雲，大者樹幹有一兩摟粗。聳立在三官殿
大門兩邊的兩棵大銀杏樹，相傳是宋朝開國皇帝
趙匡胤為太清宮道人劉若拙敕建道場，重修太清

宮時所植，距今已有一千多年歷史。這些大銀杏
樹周圍，還生長 一些小銀杏樹，也都枝幹筆
直，生意盎然。它們環衛在大樹四周，如同守衛
在慈母身邊的孩子，以其生命的欣欣向榮，傳承
道觀的歷史滄桑。
除銀杏外，太清宮內的幾株山茶樹更是名聞遐

邇。因為山茶本是亞熱帶樹種，卻能在這裡不畏
嚴寒，花兒偏在隆冬開放，所以當地人都把它尊
稱為「耐冬」。三官殿前有兩株「耐冬」，樹齡分
別是四百年和六百年。前者開白花，後者開紅
花。開花時節，一紅一白，交相輝映，實為太清
宮隆冬季節的一大奇觀。那株六百歲的山茶向有
「花仙」之稱。每到「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時
節，滿樹紅花爛漫開放，翠綠的樹冠上像落了一
層厚厚的紅雪。她的嬌艷，她的美麗，曾使來此
小住的大文學家蒲松齡大加讚歎，浮想聯翩，寫
出了著名的短篇小說《香玉》。小說中那位美麗、
多情、重義、冰清玉潔的美女絳雪，就是這株山
茶的化身。如今，她那美麗動人的形象，已跟名
著《聊齋誌異》一起，在國內外廣泛流傳，感動
一代代的中外讀者。
三皇殿內那棵「三木一體」的古柏，也是令人

敬仰的「樹聖」。這棵高22米、樹齡兩千一百多年
的古樹，幹如青銅根如石。儘管它的樹皮已經斑
駁，中間的一些枝幹也已枯死。但它胸懷博大，
甘為「人」梯。在它的呵護下，一棵碗口粗的凌
霄從它的樹洞中生出，又沿 它的枝幹盤繞而
上，濃綠的葉叢中開 璀璨的喇叭花兒，使它那
老態龍鍾的軀體重又青春煥發。在古柏另一側的
枝幹上，還寄生 一株鹽膚木，也長得枝繁葉
茂，婆娑生姿。遊人來此，無不為這種奇特的共
生現象叫絕，更被它們的崇高精神所感動。它們
之間的互相扶持，共存共榮，和諧相處，正是道
家「濟貧拔苦，先人後己，與物無私」和「苦己

利人」精神的真實寫照。
因為有「典故」的古樹還有很多，陪同我們的

導遊也難以一一介紹，只能用數字告訴我們：嶗
山風景區內現有古樹名木233株，其中樹齡500年
以上的國家一級古樹54株（包括樹齡2100餘年的2
株，1000餘年的14株）；樹齡300—500年的二級
古樹25株；樹齡300年以下的三級古樹154株。這
些古樹名木，是上蒼賜予我們的珍貴文物。它們
歷經千年風雨，閱盡世事滄桑，以其特有的風姿
和豐厚的內涵，向人們訴說 古往今來的江山更
迭，展示 文明古國的燦爛文化。它們跟別的樹
一樣，在大自然的陽光雨露裡生長繁衍；但又得
天獨厚地沐浴 「仙風」，承載 歷代道人造福人
類的無量功德⋯⋯
自西漢道教在嶗山興起開始，歷代的名道就很

重視植樹造林。三皇殿內那棵高大的古柏，就是
太清宮的開山始祖、西漢玄學家張廉夫親手栽下
的。唐代名道李哲玄，在太清宮中另建三皇殿，
按照一定的佈局廣植樹木花卉，使得太清宮的園
林藝術水平，位居當時全國各名山道觀之最。他
在「逢仙橋」旁親手栽下的一棵大糙葉樹，樹齡
已經1000多年，至今仍 鬱茂盛，華蓋擎天，深

為遊人所矚目。明代的風塵俠道張三丰，更是一
位注重移栽名樹奇花的「仙人」。當年他在嶗山大
量移栽樹木花卉，為中國道教廟宇的園林建設做
出了示範。當他乘筏來往於嶗山沿海諸島採藥
時，見長門巖島上山茶成片，美麗的茶花燦若雲
霞，便移來數株栽在太清宮的各殿院中。三官殿
院內那株六百餘歲的山茶，就是當年張三丰從長
門巖島上移來的⋯⋯正是經過歷代道人的不懈努
力，才造就了東海邊的這一方仙境，使嶗山成為
令人嚮往的綠色世界。
旅遊歸來，我又曾多次夢迴嶗山，在飄渺雲海

中向嶗山道士頂禮膜拜⋯⋯這大概就是「日有所
思，夜有所夢」吧！是的，嶗山確實令我難忘。
它那讓我魂繞夢牽的，不只是山上的茫茫林海和
驕人的古樹名木，更有嶗山道士保護生態的偉業
和他們崇奉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精神。
有了這種精神，我們才能跟自然和諧相處；有了
這種精神，我們才能在保護和利用自然資源中少
幹蠢事，少犯錯誤！

（註：近聞嶗山太清宮內那株樹齡600多歲的耐

冬已經仙逝，令人不勝惋惜。）

嶗山林海訪古樹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太清宮的耐冬。 網上圖片

■三木一體的古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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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到黐肺又要再去


